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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

♢大野寻幽 李丹崖专栏

♢古代经济 王国华专栏

王国华，毕业于东北师大
经济系，深圳市作协副主席。

李丹崖，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出版有散文集《芳草未
歇》《草木恩典》《胃知的乡
愁》等28部，文章散见于《散
文》《散文选刊》《青年文学》
《文学报》《人民日报》《光明
日报》等。

胡蛙蛙，原名胡岚，中国作
协会员。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

作品见《人民日报》《光明
日报》《文艺报》《中国艺术报》
《散文海外版》《北京文学》《作
家文摘》等刊物。著有《寄秋
书》《风从域外来》。

明朝的屯田一度成为中国历史上
屯田制度成功的典范。所谓屯田，即
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下，采取各
种方式开垦边疆土地，以给养边防
军队。这是扩大国有资产规模的方
式 ， 也 是 解 决 现 实 问 题 的 有 效 途
径。从西汉武帝时起各届政府多有
屯 田 之 举 ， 到 明 清 时 代 ， 虽 有 间
断，但一直存在。

屯田又分军屯、民屯和商屯。军
屯是由军人开垦的土地；民屯是由政
府招募、迁移民户或者派驻流放人员
开垦的土地；商屯则是由商家出资，招
募百姓垦种官田，用粮食换取政府的
相关优惠政策（比如给予食盐专卖的
权利等）。无论哪种，都由在当地设置
的管理部门统一管理。

明朝的军屯开始时曾非常成功。
屯军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负责守
城，一部分负责耕种，根据具体情况分
配比例。原则上越靠边境的地方，守
城军士比例越高，大概占到百分之三
十以上。而内地驻军屯田，从事耕种
者可以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明初全国设置卫所八百余所，合
计军人总数三百一十多万。天下屯田
八十九万九千余顷，分到每个人身上，

均摊二十九亩。这三百一十万军人每
年大概吃掉三千七百二十二万石粮
食，基本可以全部自给，甚至连相关的
花销也可以自理。

为了保护军民屯田的积极性，开
始时严禁向其征税。洪武三年，中书
省请求向太原、朔州的屯田征税，诏命
勿征。第二年，中书省再次建言：河
南、山东、北平、陕西、山西及直隶淮安
诸府屯田，凡是官府给牛和种子者应
该让他们交一半公粮，自备生产资料
的，也应交百分之三十。诏令不能征
收。三年后，每亩开始收租一斗。因
为屯田余粮颇多，洪武十五年终于制
定了相关征收条例：军田一分，缴纳正
粮十二石，存储在本屯仓内，由本军自
支，余粮作为本卫所官军俸粮。永乐
初年，制定屯田官军赏罚例：每年完成
十二石粮外，还要有六石余粮，多者赏
钞，缺者罚俸。同时配套一个人性化
的规定：年满六十岁的屯军与残疾及
幼小者，产粮用于养活自己，不受该条
例限制；屯军若因公事耽误了农务，免

征公粮。
但奇怪的是，此后各地开发的屯

田越来越多，而征收上来的粮食越来
越少。正德年间，辽东地区屯田比永
乐朝增加将近一万七千顷，而产粮由
原来的七十万石缩减为十七万石，骤
降五十三万石。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
反差？来看一例。宣德六年，有人揭
发宁阳侯陈懋私遣军士操舟出境捕
鱼，采集木头，又派军士携银子去杭州
买货物。后来一查，此人侵吞屯仓粮
食二十多万斤，私自役使军士为其种
田三千余顷。这么大一块肥肉摆在面
前，谁说了算就是谁的。谁又能受得
了这种诱惑？英宗以后，败坏更甚。
太监刘瑾的党羽韩福任御史，奉命到
辽东清理屯田，激起屯军哗变，费了好
大劲儿才平息下去，可见此时矛盾之
深。屯田多被内廷太监、各卫所的军
官占夺。军士越种田越赔钱，苦不堪
言。屯丁逃亡者日益增多。当初的仁
政终于成了万人憎恨的恶政。

户科一位叫作管怀理的官员曾分
析屯田破坏的四大原因：“疆场戒严，
时不能耕。”“牛种不给，力不能
耕。”“丁壮亡徒，无人以耕。”“套为
虏有……势不能耕。”令人唏嘘。

从兴盛到衰败的屯田

是的，一粒蜜蜂。在皖北的乡野
里，常常可以看得到嘤嘤嗡嗡的小蜜
蜂，嗡一下从你的眼前飞过，你的目光
还没有来得及捕捉它的样貌，就弧线
一样从你的眼前消失了，只留下匆匆
的一抹微黄。

我曾多次近距离观察过一只蜜
蜂，有时候是戴着纱帽，有时候是隔着
玻璃，还有就是用望远镜，这种近，是
保持安全距离的近。由此，你们不难
发现，我对蜜蜂是怕的，曾因摇动一株
油菜花，而被蜜蜂蜇了，它尾部的刺，
还在我的肉里动着，被我用指甲掐下
来扔掉。我近距离看蜜蜂的时候，它
的肚子和脊背是黄黑相间的，像是变
了色的旧式海军服。一层黑，一层黄，
颜色并不让人厌烦。蜜蜂的眼睛也不
小，翅膀却几乎是隐身的，极淡。看很
多画家画蜜蜂，那双翅子也几乎是写
意一般地勾勒。画别的更精细的部
分，有时候要用到鼠尾，就是一支毛笔
上只有一绺须，或是一根须，这样才能
用工笔，画得精致。

话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我距离

一只蜜蜂最近，也许就是在宣纸上，我
可以近距离去摩挲它，而不惮它尾部
的刺了。乡间，大批量的蜜蜂在乡野
出现，要么是有花田，要么是有养蜂人
在附近安营扎寨。

养蜂人都是些大胆的人，他们的
驻扎地一般是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野外，从不打扰附近的村民或居民，相
反，若是有附近乡村的孩子到他们的
帐篷边路过，他们还会请进帐篷来，给
你拿一罐蜂蜜，或者是别的糖。

我第一次吃到最好吃的蜂蜜，就
是养蜂人送的，小罐头瓶子大小的一
罐，黄澄澄的颜色，回到家，我忍不住
用手指戳了一点，扎心窝地甜。当然，
还有那种花花绿绿的米花糖，是用来
专门和附近村民建立良好关系的。他
们是地道的江湖上行走，最深谙世道，
最懂得如何维持人际关系。

我曾在养蜂人的蜂箱边看到过蜜

蜂的家，当然是带着头纱的帽子。黑
漆漆的小箱子，打开来，乌泱乌泱全部
是蜜蜂，密集恐怖症是看不了的，蜂巢
却是非常规则，那么多蜜蜂，怎么可以
这般规则地建造一个家园，这该有着
怎样的步调一致？有许多蜜蜂不断飞
走，也飞来，把采来的蜜交付蜂巢，我
不知道它们是否偷吃，应该是不会的，
它们的组织纪律性真强，远非妄自尊
大的人类可以想象。

我的少年时代，不是有蜂王浆之
类的饮品吗？估摸着现在基本无所觅
其踪迹了吧！能见到的也只有蜂蜜
了，被做成各种包装，供人享用。每当
我在各大超市见到蜂蜜的时候，总想
起少年时，坐在养蜂人的帐篷里的情
景：一只又一只的蜜蜂飞来飞去，那感
觉，就像是风吹落了一粒又一粒槐花，
在空中舞。这天地间忙忙碌碌的一小
粒，嘤嘤嗡嗡的一粒粒，它们的状态，
让当下那些网络上譬如“躺平”之类的
词觉得汗颜。

说话之间，该出去走走了，现在的槐
花也该开了，槐花蜜的甜颇让人怀念。

这天地之间的一小粒

“阿尔先”，蒙古语意为圣泉。这
里温泉分布广泛，泉眼众多，以其多样
的疗效而闻名。当地的友人告诉我，
这泉水里含有多种药材成分，可以治
疗皮肤病，也可以调理胃病。他还特
意嘱咐我们用泉水洗眼睛，说洗一洗，
眼睛就会变得明亮。当地的蒙古族同
胞则说，这是上天赐予的福祉，是大自
然对这片土地的厚爱。

沿着蜿蜒的小路前行，阿尔先沟绿
意幽深，山上的草长得没过膝盖，风景美
得浑然天成。秋天已经先在这里留下
了痕迹。山坡上满是开过花的草茎，呈
现出麦浪般的色泽，在风中轻轻摇曳，仿
佛在向我们诉说着夏日的繁华与浪漫。

各色的小花仍在角落里寂然开
放，仅听名字就让人浮想联翩：秦艽、
柳兰、千里光、飞蓬、香丝草、鼠尾草、
八宝、百里香、勿忘我、老鹳草、野豌
豆、地榆、牛蒡……不计其数，遍布在
草原上、山坡上，以及来往的行道边，
旺旺地开着，充满了生命力。它们不
求人知，不为人赏，只是按照自己的节

奏，在这片土地上静静地生长、开花、
结果，完成着生命的轮回。

金露梅花色艳丽，开得野性十足，
自信张扬。独活，白色小碎花，其根可入
药，能治风寒感冒、头痛、风湿痹痛和腰
腿酸痛。敢以独活为名，可见其生命力
之顽强，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中，它也能
独自存活，默默生长。八宝花则从岩石
缝隙中探出头来，一簇簇粉色的小花挤
挤挨挨，随意而自在，带着一种天然的野
趣，比任何人工雕琢的盆景都要动人。

脚下，有河水潺潺流过，几匹马在
水边悠闲地吃草饮水。它们时而抬头
张望，时而低头沉思，仿佛也在欣赏这
美丽的景色。水塘清澈见底，蓝天、白
色的石头和红色的水草倒映其中，一
幅天然的画卷就这样铺展在眼前。
马、羊、河边的树、远处的云杉、近处的

山崖……一切都成了手机镜头里绝美
的风景，让人忍不住频频按下快门，生
怕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瞬间。

空气中弥漫着青草和泥土的芬
芳，偶尔还能闻到远处传来的炊烟香
味。牧民们的蒙古包散落在草原上，
像是一颗颗白色的珍珠，点缀在绿色
的地毯上。孩子们在草原上追逐嬉
戏，他们的笑声清脆悦耳，为这片宁静
的土地增添了几分活力。

迎着夕阳往回走，夕阳的光活泼
泼的，投在近处的草地和溪水边，明暗
交织，映照在皮肤上，温暖而柔和。山
林的树，地上的草，深绿与浅绿之间，
光在流动，生动而明艳。太美了啊，大
自然这种原始的美，怎么赞美都不为
过。回去的路被山的弧度勾勒出一条
优美的曲线，两旁的树木参差不齐，像
是从画里逶迤延伸出来。米娜瓦尔从
对面走来，光从她的头顶和侧面洒落，
拍出来的照片像油画一样动人。我们
一行人，就这样行走在画中，走着走
着，与那些马呀、羊呀，一起成了风景。

阿尔先沟


